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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女子公學校與青年團的生活點滴 

 

她有能開花的細胞 

她有扎根的本能 

沒有擇地的權力 

沒有方向的意見 

任風輕盈得無奈 

任風放棄而不安 

竟落在我的書桌上 

書桌上沒有土壤 

書本上沒有土壤 

不能供她繁榮 

當我的手伸出 

如羽毛   飄飛而去  

陳秀喜〈花絮〉 

陳秀喜曾描摹繽紛花絮的心靈層次，原具有開花扎根的能力，卻無法掌握際遇與

控制方向，這樣感情坎坷的的花絮，似乎是她濃縮著的一生歷史，跨過日治時期

與戰後台灣。而起初，這樣的惆悵，是否是她早年翹首以待的呢？在精神分析的

語言中，我們總不清楚女人在心靈宇航過程中百百種的認同崎嶇，當女人進入「象

徵體系」之前，她的認識與心理，究竟是如何分辨、移情與解構？我們從現存陳

秀喜所在個人生平事蹟當中所留下的信息：如就讀公學校、加入女子青年團等學

經歷，這看似純真自在的歲月，是否能協助我們推斷女詩人更豐盛的人生韻致，

亦或是翻轉成人生另一章生命難局？ 

 

一、就讀女子公學校時期 

 

陳秀喜的童年生活，比起一些臺灣養女的經歷，更多富足、安穩以及舒適的

幸福滋味。由於養母的俐落幹練，家中印刷場的經營順利，一九二九年，陳秀喜

進入新竹女子公學校就讀。 

    從當時女性就學的情形來看，在學制方面，以初等教育的就學情況較為良

好，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則因為錄取率低且學費昂貴，就學比例就明顯降低。

因此儘管公學校只是屬於初等教育的程度，受過公學校教育的女性，卻成為臺灣

知識界的新貴。在一九三三年之前，每年就學公學校的女童人數不到學齡兒童的

五分之一，1後則逐年攀升，在一九四二年時學齡女童的就學率已達一半以上。2

這或可見陳秀喜幼時家裡對其的照養完善。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新竹公學校女子部教室，設立於新竹東區孔廟舊址

                                                 
1 參考自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新女性〉，《婦女研究通訊》32 期，1994 年 6 月，頁 2。 
2 該數據轉引自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中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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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明志書院，在今新竹市成功里）；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獨立成為新竹女

子公學校，當時，在女性成長的階段中，學校是她們家庭之外首先接觸到的社會

群體生活，新式教育學校，在學科教育之外，重視訓育的實施，其所安排的訓育

活動如：遠足、旅行、運動會、學藝表演、演講比賽等，這些不僅擴大當時少女

陳秀喜的生活視野與見解，也使得她與同儕之間，因為參與各項活動而培養出深

厚情誼，也有結拜的姊妹掏。因為接受教育之故，身為陳家的唯一女孩，少女陳

秀喜的人際網絡，才有擴展的機會，不僅限於父母親，親戚朋友以及家裡少數印

刷廠員工、與鄰人之間的來往。 

    在新竹女子公學校時期與陳秀喜同校的，還有另外兩位名女人；一位是後來

當上省議員，有炫目政治成就的桃園縣議員黃玉嬌，3另一位則是五、六○年代，

於臺北豔幟高張，多次被警方取締的老鴇何秀子（一九二○－一九七六）4。陳

秀喜還曾自謔，戲稱她們三人是為新竹地區的傑出名女性。而三位女性各自尋找

她們的幸福，對我們而言，其中饒富意義又精彩的生命歷程，臺灣歷史也都沒有

忘記。 

     

我們若以大正十二年到昭和十二年間（一九二三－一九三七）年第三期教科

書《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的講授內容來探究，5或稍稍可以知道陳秀喜當時求學

的大概教程內容，在讀本內容設計裡，以第一、臺灣事務；其次是日本史地、愛

國教育；第三為實學知識、現代性的系統的知識，佔得很大比重。但光就書中所

載的臺灣事務來說，雖然寫景寫物，情景交融，但是書中所呈現的，卻只是「眼

前」臺灣，只有空間樣式，但缺乏歷史脈絡下的臺灣。這是日本統治下的教育「愛

鄉即能愛國」，究竟有無造成少年陳秀喜對於自己的鄉土認同，還是日本國的鄉

土認同，我們無從知悉，但大量的實學知識來說，例如觀看星光、星座，這對陳

秀喜來說，星象觀察，如同欣賞天上的花園、天上的劇場一樣，並能獲取得真確

的知識，也獲得興味。她曾經為文〈星座〉，以及與蘇雪林的書信當中提及自己

愛好天文學，十分熱中觀星。 

 

然而，當時的女子公學校的教育，源於西方影響下兩性平等的觀念，現實層

面上卻以傳統女子教育的精神為主要教育原則，以培養賢妻良母為最終目的。在

此情形下，殖民地臺灣的女性教育除了知識的傳授外，另外，在修身教育課程上，

                                                 
3 黃玉嬌，桃園中壢客家人，臺北州立第三高女畢業後，赴日本昭和藥科大學，獲得藥學士學位，

後前往中國，介入政黨活動，與當時的國民政府和民社黨，都有過淵源。民國 38 年，黃玉嬌隨

國民政府人員返臺，頗受器重，曾任行政長官公署派任接收臺灣委員。一方面取得藥師執照，在

中壢經營西藥生意，一方面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曾擔任過桃園第一屆縣議員，並連任三回，並擔

任臺灣省議會第六、七、八、九屆議員。問政風格每每出奇，和蘇洪月嬌（雲林縣省議員），為

有名的「南北雙嬌」。 
4 何秀子，本名何秀芳，臺灣新竹人，新竹高等女中畢業，民國 50 年間在歡場被稱作「何媽媽」，

在臺北暗營私娼，豔名遠播，連國際觀光旅客和回國僑領，也久仰大名，而後一度被警備總部移

送管訓，成為國內第一個被移送管訓的女流氓。《聯合報》3 版，1966 年 9 月 11 日。 
5 參考自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

論集》，臺北：允晨出版，2004 年，頁 21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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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要順從、要謹守本分，實明顯保有「培養忠臣良民」與「涵養婦德」的目的

訴求存在。6 在殖民母國，為了響應富國強兵的政策，女性往往被要求認同賢妻

良母的傳統價值觀；延伸到殖民地臺灣，除得要認同賢妻良母的價值觀外，為追

求同化主義的終極目標，女性也被要求轉化個人的民族認同，藉此同化與教養下

一代。無論身處於殖民母國或殖民地臺灣，日本政府以實用主義的立場來進行收

編，並轉化女性的能力與特質，在國家機器推動統治，以及父權制度的控制下，

此時的女子教育仍無法與殖民母國、當時臺灣的男子教育處境相比，立於同等的

位階，來求個體完整的自由發展。 

 

    臺灣總督府既然是以「培養忠臣良民」和「涵養婦德」為女子教育的最終目

標，在學制的安排與課程的制定上自然是以此為重，專業科目相形之下則較不受

重視。此時臺籍女性的教育制度僅限於初等和中等教育，在初等教育方面以公學

校為主 （一九四一年合併為國民學校），教授課程偏重於語言能力的培養和藝能

科目，目標希望達成精通日語、涵養婦德的目標。7 在這種日文養成的訓練與藝

能教導的學習內容當中，某種程度也催生陳秀喜長袖善舞、多才多藝的性格能

力，天生優異的領導能力與人際關係良好。其後加入女子青年團，還擔任團長一

職，我們可以揣度她所顯露的優異才能。 

由現有資料可知，陳秀喜在學階段活動範圍，是新竹南門町（關帝里一帶）

住家附近，延伸到西門街與西大路交會地（成功里一帶），以及女子公學校遷校

後的客雅地區附近的範圍，一直到她公學校畢業。8  

 

二、家庭教師的漢學傳授 

 

一九三四年，陳秀喜自新竹女子公學校畢業之後，並未繼續升學。當中的原

因，根據其女張玲玲的說法，正逢青春期的陳秀喜正面對月事初來，心中震驚、

慌亂、尷尬加上恐懼，錯過了升學考試的機會，9這種說法，在鍾逸人的記載中，

也曾提及，直到家中奶母覺得蹊蹺，向她問明原因，反為她的蛻變而「道喜」，

從此喪失投考高女，成為一輩子的「公學士」，心中大遺憾。但也有可能是養父

的教育觀念影響之下，當時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多半錄取率低而且學費昂貴，

學生就學比例上明顯減少。陳秀喜仍對於能受教育心懷感激， 

                                                 
6 引自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 53-58。 
7 參考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新女性〉，《婦女研究通訊》32 期，1994 年 6 月，頁 2。 
8 據知新竹女子公學校，於昭和七年（1932 年）遷校址於新竹北區客雅地區（新竹師院附小校

址，於現在新竹曲溪里一帶）；昭和十年(1935)，客雅校區的部分和南門外的部分區域合併，另

設為住吉町，便是於現在新竹北區育英、曲溪兩里一帶，新竹女子公學校也隨之改名為住吉公學

校；昭和十五年（1940 年），在住吉公學校內分設新竹第四公學校；昭和十六年(1941)，住吉公

學校分為二部，一部改為新竹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另一部分和新竹第四公學校合併，遷址於新

富町（目前校址），改名為新富民學校；而戰後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 年）改制為新竹第三國民

學校，復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更名為民富國民學校。 
9 參考自《世紀女性•臺灣第一》，〈閱讀陳秀喜的生命軌跡—導演手記〉，施叔青、蔡秀女編，

臺北：麥田出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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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愛讀詩，父親說「商人讀詩沒用，應該讀尺牘。」可是我購書，他

還是毫不吝惜的付書款。10 

 

陳秀喜向父親拿錢買書，從不會被拒絕，所以公學校畢業之後，她所接觸、閱讀

的精神食糧，都來自於自行購買書籍。同時，陳金來察覺到公學校裡禁漢文將帶

來種族文化的存續危機，以身為臺灣人被殖民的漢族意識，對於陳秀喜的教育仍

有所期待，不主動鼓吹女兒上中學校，轉而栽培、規劃她接受完整漢學知識。 

當時臺灣社會對於西式教育本充滿著排斥的心態，認為新式教育不僅遏止傳

統儒道精神的傳承，然而學校卻完全不重視尺牘、記帳一類傳統漢文教育，對於

之後進入社會，並無法增添實際求職的助益。加上課程所安排的歌唱項目，似將

學校學童視為歌伎之屬，與臺灣傳統的觀念認知有所衝突；而體操科目，則看來

則類似軍事培訓。然而體操與歌唱這類活動，並不是中國傳統教育內容所含括的

教授課程，日本殖民政府將這些導入臺灣，目的即是改造身體，則透過韻律下活

動的方式，並講求全體姿勢儀態的整齊一致，與「齊聲合唱」的唱歌方式來達成

強化國家意識的種種可能。 

這種訓練臺灣人民的身體，增進國家權力對身體的規訓、統合的學習，這種

課程安排多半讓一般臺籍父母感到憂心。然而在強勢的日本殖民教化與現實競爭

下，陳秀喜已經接受六年現代化公學校教育之後，對日本語文的運用應算嫻熟，

說寫皆能流利。傾向漢文化的養父陳金來，特地聘請一位女家庭教師來教她漢學

知識。其所教授的除了讀書、習字外，也補充學習函牘、信札一類的文章，希望

陳秀喜能夠藉著漢學學養，一方面培養讀書與識字的基礎能力，能夠協助家中生

意；另一方面在語言、古籍讀本、甚至尺牘文類強化教導下，也能間接認識漢文

化，認同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在陳秀喜的自傳裡記述是父親所聘請的女老師，

要求以河洛語讀中文，除了注重漢文學養之外，陳金來對女兒的漢學基礎，是以

母語學習作為根底。 

 

養父請一位家庭教師來教我讀漢文（以河洛音讀中文）。每天教我「尺牘」

這類的書甚覺沒興趣。 

 

另外，據陳秀喜回憶，女家庭教師所傳授的多半為函牘、信札一類的文章，

希望陳秀喜能夠藉著學習寫信，無論是商業書信或與人溝通，清楚真誠地表現自

己的心思意念，簡潔、確實地表達商業上的往來需求，雖然陳秀喜承認當時實在

對尺牘一類的書籍，茫無所感，著實找不著學習趣味，但是無形中，這些漢文的

學習促成她往後跨越語言的各項創作與書寫。 

陳秀喜也曾在〈談「信」〉一文當中，指出誠懇的書信，能打動人；道歉的

                                                 
10 引自林煥彰〈陳秀喜的畫像〉，《陳秀喜全集──評論集》，李魁賢編，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

1997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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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能扭轉乾坤，透過書信，可以維繫友朋情誼。同時，不吝於提筆寫信，便能

給予等候安慰的人，回予懇摯的回應。她以書信激勵了不少文壇朋友，也聯繫起

許多人相互的扶持與關心，這或也是當初練習書信一類的實質意義。 

 

某日去書店看到一本書《唐詩合解》，上面有插圖，價錢是五十年前的日

幣七十五角。我是受過日文教育，小學畢業而已，第一次手捧線裝的詩書，

非常高興又驚訝。立即買這本書回來。我發覺父母常說，「我們是從唐山

移民來的」。如今手捧的是一本唐山來的書，我小小的心靈卻為了買到《唐

詩合解》而震憾。那時十六歲的我，操縱日文已經不覺得困難。但是要以

漢文認識唐詩，自己還不夠。從此一面研讀日文古言文，另一面一知半解

地自修漢文。 

 

或許是一冊清朝王堯衢的《唐詩合解》的緣遇，開啟陳秀喜對於詩閱讀、詩創作

的文學之眼，對於線裝的編訂，配合有插圖的排版，七十五角的價錢不是特別昂

貴，然而初次接觸中國唐詩的她，因為父母時常提醒自己身為唐山移民，有機會

得到來自對岸唐山的書冊，這讓她心靈撼動。但是日文說、寫、閱讀對她自不成

問題，但是要能夠認識、理解以中文寫成的唐詩，她卻深感困難，但也激發她學

習的潛在動機。以父親的情感認知為標竿，基於移民唐山的說法，形成陳秀喜對

於中國心生強烈的國族意識，然而這接觸唐詩的中國經驗，實是進一步讓她興致

高昂，半知半解地自修漢文，懷抱著愛讀詩的熱情，單純地遁入詩的想像世界。 

 

三、青少年好讀本 

 

華年時刻，陳秀喜單純的內心，如少女般的年輕生命充滿著愛，擁抱著簡單

的快樂，並嚮往如夢如幻的美，萌生宛如霞光圍繞的漂浮意識，嶄亮的金燦與粉

紅，異國風情的殿堂巨廈聳立，她依存著夢想，依存著念頭飛翔，她每每情不自

禁為這種絕美，這種呈現目眩神迷。踩著浪漫的步履，伴隨著夢境裡的奏鳴曲，

陳秀喜的心，並隨著晃動，閃閃曳曳。她將這種情愫擴展成篇，成旋律，而後，

便動筆寫下〈夢〉： 

 

乍夢醒來的境界 

忽聞幽靜的雨滴的聲音 

街上有你 

直追著你的背影 

是我焦急的腳步。 

 

安然在幻覺裡，感官也渴望如夢境般的位移，幾番沈醉在甜美的依戀裡，是

這個畫面，永存為詩人心裡來自生命地底一場醉人眠夢，不滅的火花。據陳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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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描述，她公學校畢業，並鮮少上圖書館之後，開始購買、閱讀一些如《令女

界》、《若草》以及《少女畫報》等雜誌來翻閱， 

 

書上的詩句使我陶醉，插圖的少女像洋娃娃的睫毛令我著迷了。仲夏夜的

美夢也許來自那些詩、插圖我的印象，造成了潛意識，再呈現為一場綺麗

的夢境，是無憂無愁，真善美的境界罷！11 

 

《令女界》是大正十一年四月至昭和二十八年九月（一九二二－一九五三）期間，

由日本「寶文館」所發行的雜誌，是一份相當受到當時年輕女性所喜愛的大眾刊

物。這份仕女刊物的最大特色是為：編有讀者來鴻的專欄。整體雜誌編輯裡，所

收輯的詩、小說、短歌等作品數量雖不多，但在讀者來鴻的欄目「茶會會」裡面，

刊有來自各地要轉寄給暢銷作家、畫家、編輯部人員，以及讀者之間的交流信件

（如同當今時下「粉絲俱樂部」、「讀者來鴻」或部落格之類的印刷品），當中的

一些生活記事，可看見讀者們魚雁往返的意見交流與互動消息。或因當時女性少

有藝文社團的參與經驗，或覓得各式文藝同好，在此情形下，貼近時下女性青年，

相當程度影響當時女性的思想長養，以及從私領域跨向公領域的知識內涵，並傳

遞美容、時尚、家庭等現代化的內容。 

由於《令女界》的讀者群多為女高中生到未婚女性，雜誌還有另外一項藝文

特色，便是陳秀喜所提及的令她著迷，如夢似幻的浪漫詩畫。 

在《令女界》裡的兩位重要執筆畫家，分別為：竹久夢二（一八八四－一九

三四；日本岡山人）、蕗谷虹兒（一八九八－一九七九；日本新瀉人）。曾經於昭

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來過臺灣的竹久夢二，被譽作大正、明治年代的「寂寞的

鄉愁詩人」，其創作筆調，曾一度影響豐子愷的畫風。筆下的女子體態優雅，多

情的風姿，並帶淚眼朦朧的哀愁美感。夢二的作品，總圍繞著一個大的母題：鄉

愁，探索異邦人遙遠的心靈故鄉，這也有文化復歸所在的深度意涵，甚至女人與

小孩，就是鄉愁本身，12緣著企圖追求一個無垢的純潔世界，越發覺得現實厭煩，

其所展現出的藝術表現，憧憬著純化的生活與美的概念，是否也因此隱然埋藏在

陳秀喜幼小的心靈世界，我們實無法進一步確認。 

然而，以年代來推斷，又以陳秀喜所形容「像洋娃娃的睫毛……」般，漲滿

熱情的綺麗畫風，她所著迷的插畫，我們揣測繪者之一也極有可能為後來崛起於

藝壇的蕗谷虹兒。 

蕗谷虹兒早年作品裡的女性多纖細，身材修長俊麗，帶著西洋氣息，笑起來

有種曖昧味道，眼睛更是如同當今少女漫畫般，滿溢著青春閃爍的流光。特别是

他為著名女作家吉屋信子的小說《海之涯》所繪圖，並於《東西朝日新聞》（即

現在《朝日新聞》）上連載後，蕗谷成為成為繼竹久夢二之後日本抒情畫的傑出

                                                 
11 引自陳秀喜〈綺年•綺思〉，《陳秀喜全集──文集》，李魁賢編，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

年，頁 91。 
12 參考自劉檸〈竹久夢二：寂寞的鄉愁詩人〉《印刻文學生活誌》79 期，2010 年 3 月，頁 14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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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而後，與寶文館合作之《令女界》雜誌，獲得佳評如潮，也使這份刊物成

為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間，諸多仕女雜誌中的翹楚，而「令女型少女」的範示，

一度成為當時社會的流行趨勢，代表一種遠離世俗，理想浪漫的少女審美模式，

直到今天，這種畫風仍滲入日本當今少女漫畫的創作中。以他所創作〈金合歡樹

之別〉為例，內容描繪於合歡樹下俯首低泣的憂傷女子，並有作品： 

 

唉唉，那時候，──悵惘於惡夢之夜，將臉埋在你的懷中，在港頭滔滔咽

泪，青船似的弱下去了…… 

唉唉，那時候的金合歡樹，開著甘美的花，在淡紫的港頭的夜裡，立盡了

黎明──為我的飄流下泪……13 

 

然而，這樣幽婉、抒情性的閱讀傾向，不僅是受到少年時期陳秀喜的喜愛，

相隨並受其影響，早先也深獲中國小說家魯迅情有獨鍾。一九二九年一月，鲁迅

選编的《蕗谷虹兒畫選》14在上海出版，鄭重地將蕗谷的詩畫作品介绍給當時不

安的社會大眾。這一位中國百年文學的巨將人物的熱衷喜好，或透顯出經歷孤絕

的少壯年歲之後，他化嘶聲吶喊為抒情囈語的藝術口味，卻意外醞釀出生命底層

的純情呢喃。 

《少女畫報》則是與《令女界》雜誌性質類似，刊物的價錢則稍微昂貴一些。

內容則載有寫真、物語、哀話、怪奇小說、抒情小曲等類作品，當年諏訪三郎、

谷崎精二15（谷崎潤一郎之弟）、南部修太郎16等都曾經在此發表作品，而蕗谷也

曾經將作品發表於此雜誌。 

我們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可以發現，臺北日僑組織「若草會」進而刊

行的雜誌：《若草》，17則是由日人小林忠文編輯，專載有俳句、短歌、民謠、山

歌、童謠等作品。日人藉以瞭解、認識臺灣族群風土習俗，或舉行「忘年會」、「俚

謠大會」等文藝活動。而反應於少年文藝的刊物，這或也是陳秀喜少年習作短歌、

俳句等日本文藝的好讀本，而催發她進一步以日文創作短歌等書寫動機之一的閱

讀。 

 

而陳秀喜的藉由《令女界》、《少女畫報》與《若草》等日文雜誌刊物的接觸，

這多屬浪漫、詩意的消閒讀物，當中的詩畫、雜文與詩句作品，或許讓她心裡一

再陶醉並自得滿足，潛入有城堡、晚霞等綺麗夢境，這些絕美的幻象，滿足這段

青春時潮她所懷抱的懵懂情感，充滿好奇、嚮往與羞澀，不知向誰吐露，這細膩

                                                 
13 引自魯迅編，〈蕗谷虹兒畫選〉，《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二輯，1929 
14 魯迅編，〈蕗谷虹兒畫選〉，《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二輯，1929 
15 谷崎精二（1890－1971）作家、早稻田大學教授。名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弟弟，1913 年自早稻

田大學英文科畢業。曾在「早稻田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後來執教於早稻田大學，並從事於愛

倫坡翻譯工作。 
16 南部修太郎（1892—1936）作家。曾主編《三田文學》雜志，著有《修道院之秋》等。 
17 於 1917 年 7 月（大正 6 年）創刊。這類雜誌還有臺灣少年社臺南支局發行的《臺灣少年》，

1915 年 6 月（大正 4 年），發行至第 3 卷 2 期。 



 8 

的天真體會，也可能是成為日後熱愛文學的啟蒙源頭之一。 

 

四、加入女子青年團與首次飄洋過海日本行 

 

一九三六年 

開始寫日文詩、短歌、俳句，在《竹風》發表文章。 

按照動員令，被強制加入新竹市住吉女子青年團，任團長，團員有三千名，

為十四歲至二十歲的女性。 

 

陳秀喜留下的照片，當中有她與女子青年團的團員好友的合影，其中特別的

一張是，一九三七年與鮫島老師送別時的影像。根據昭和五年三月的《漢文臺灣

日日新報》，曾經刊載「新竹女公出身者組青女團」一文，當中校長仲田雅男（後

來任「新竹郡視學」）、鮫島都是當時主要的學校師資與領導者，主要教授國語作

法、修身唱歌等課目。 

而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上所載，昭和十二年到十四年間（一九三七－一九

三九），18陳秀喜所屬的「新竹住吉女子青年團」，或新竹一帶的女青年團，多有

所作為，活動頻繁，如為國犧牲捐軀的軍人子弟生活、教育募款的愛國活動，以

及慰問傷病將兵的勞軍戲劇演出。 

我們可以從下述圖表知道當時新竹地區參與青年團的概略情況與參與人數： 

 

年代西元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青年團團數 58 68 77   77                         83 83 

人員數 2,895 1,888 1,707 1,679 1,738 1,844 

女子青年團數   7 12 21 23 28 30 

人員數 165 247 418 418 524 89 

合計   團數 60 80 98 100 111 113 

團員數 3,060 2,135 2,125 2,097 2,262 2,433 

表一19 

 

年代西元 1938 1939 1940 1941 

青年團團數 89 91 92  95                         

人員數 15,478 28,488 16,829 17,640 

女子青年團數   86 93 92 94 

                                                 
18 以《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十四年（1939）12 月 28 日，昭和十二年（1937）5 月 8 日、26 日。 
19 引自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昭和 6 年，頁 302－303、昭和 7 年，頁 334

－335、昭和 8 年，頁 278、昭和 9 年，頁 301－302、昭和 10 年，頁 321、昭和 11 年，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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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數 6,112 12,587 8,555 9,284 

合計   團數 175 184 184 189 

團員數 21,590 41,075 25,384 26,888 

表二20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二月六日，陳秀喜接受到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的指派，

成為當時新竹市代表，搭乘富士丸，與原田美枝子等十五名一行人，出席全國女

子青年團大會（實際活動期程則為二月十二日至二十八日）。21那一年，正為日

本皇紀兩千六百年，無論是日本內地或各方殖民地都展開許多盛大熱鬧的慶祝活

動。而大會在日本宇治山市（今伊勢）與僵原神宮22舉行，臺灣代表總共十六名，

同時也參觀日本當地各項教育設施。在她自己相關書寫記述，讓陳秀喜的印象深

刻的是，在京都的晚餐宴會上，一位打扮入時的女性，詢問她臺灣是否來自一有

毒蛇為患，到處植有香蕉，且隨手可得的一處未開化環境，這種誤解，一度讓她

哀嘆日本人對於臺灣無知刻板印象。 

然而，很可惜，陳秀喜未對這段經歷、處境實際上沒有太多著墨，描繪書寫

最多的還是回顧當時綺麗的初戀與愛慕印象，她尚未被現實處境所衝擊，而當時

已屆如火如荼的戰爭時期，她與所有臺灣人，都蒙受著無情戰火的恐懼。也或許

是對現實戰爭的懵懂，她或仍暫棲於其少女情懷中。 

在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日本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有著極大的變革。作

為重要戰略位置、補給物資與人員的重要殖民地臺灣，一九三七年八月，臺灣軍

司令部宣佈臺灣進入戰時體制，臺灣人面臨皇民化運動的精神動員，以及人力物

力動員的雙重壓迫。 

而這個階段，日本政府傾更全力栽培、教育青年團，灌植日本軍國主義之精

神，養成團員們絕對服從的習慣，並以「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

皇民化為終極目標的施政重點，當下，青年團的領導幹部勢必成為權力結構之

一，才足以達到全體成員都能效忠日本政府皇民化的標的，進而在家庭、職場發

生影響。各地青年團成員便在刻意「教化」的環境下，以日本所標榜的精神和生

活典範，注入各自家庭與人際活動。 

這些所謂「銃後國民」，是指從未經歷過政權轉換與戰爭經驗，並於封閉的

環境中，接受完全日本的價值觀與思考模式，並擁有完備的皇民化精神涵養。當

時除了撤廢寺廟、禁拜祖先、偶像之外，更增加神社參拜服務、國語普及運動，

還有各項軍事、警備訓練，甚至包括軍隊內部參觀和防空演習；女子青年團則安

排有醫療護理、傷兵救護與慰問方面的軍事訓練。無論是國防獻金、普及國語、

訓練體能、產業開發，皆藉著這群忠心赤誠、自願奉獻力量的青年團成員，作為

對殖民地各地「同化主義」的積極宣傳。 

                                                 
20 引自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昭和 13 年，頁 345 -346、昭和 14 年，頁 324 、

昭和 15 年，頁 294、昭和 16 年，頁 304。 
21 相關報導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十五年（1940）1 月 20-21 日，都有相關報導。 
22 僵原神宮，建於 1889 年，位於今奈良縣僵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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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的同化策略還有日本人所設立以旅遊觀摩的制度，將有具影響力人員，

如一些青年團的幹部，送至日本內地觀光，以造就所謂的差別感，讓這群青年人

產生心底深處的文化衝突，也激起仿效同化的向心力。這種同化挾帶欺瞞，當然

也抑制著臺灣文化。這些受到精心培訓的青年團幹部成為地方上的學習模範，有

勢力者，更是政府政策重要的推動者，日本殖民政府便是希望藉由青年團在日本

見聞的一切，強化對「祖國」的專注向心力，或激起效尤的心志。 

此種出國進行觀摩的形式，加上刻意宣傳的翻騰儀典，與之後著名的「サヨ

ンの鐘」（即〈沙韻之鐘〉）十分類似。而使其永生難忘的，陳秀喜入選獲邀的內

地參訪，可能便是這類皇民化策略下的活動。以「全國女子青年大會」之名，並

用來賓身份出席的景象，邀請臺灣青年們參觀日本各地教育設施之後，當其凱旋

歸國，或又接受政府頒發的賞狀與感謝狀表揚，這種種善待她們的「懷柔」舉止，

無疑把是將年少的她們，推往榮耀的顛峰，或對殖民母國心懷感恩，或心裡覺得

無上光榮，心裡或急於把日語修習得更好，讓其高度憧憬新式文明。擔任團長的

青年陳秀喜，在行伍中，多少能體會到這股氛圍，但卻似仍然天真、浪漫不經事

地陶醉在自己愛戀初萌的青春歲月裡。 

 

五、國語講習所的經歷 

 

同屬皇民化政策之下的國語講習所，是日本為教化統治臺灣人民，在各市

街庄、奉公班、愛國婦人會等活動據點，廣設國語（日語）講習所，推廣講日語，

以及因應初等教育相關之師資。日間部招收逾齡失學兒童，夜間部招收失學的成

年民眾，供其就讀，大力推展日文教育。 

女子青年大會結束自日本歸國後，陳秀喜在新竹市「黑金日語講習所」擔

任講師，當時月薪俸約為日幣三十六、三十七圓左右。 

黑金講習所，位於新竹火車站後竹蓮街附近，因鄰近火車站，每天燃煤的火

車固定馳行，所灰飛四散的煤渣覆蓋著附近樹木、房舍，在陽光中折射閃耀，故

稱這一帶為黑金町。對於日語嫻熟的陳秀喜便在講習所授課，因為鄰近竹蓮寺，

沿路多為販售著香燭金紙、傳統糕點的商家，同時，這裡也是盛產臺灣婦女挽面

所需的香粉（膨粉），主要銷售的地方，短短一條街，確有著高達三十幾戶製造

香粉為生，那時的竹蓮街如同一條「香街」，終日飄散的香氣常使往來遊客駐足。 

「愛抹新竹ㄟ膨粉，面肉白細得夠本」，香粉，是臺灣女性當時用來作粉底，

於日治時期名聞遐邇的天然化妝聖品：丸竹香粉，正是以黑金町為重要經銷地。

新竹香粉與槓丸、米粉還曾並列為新竹三大特產，並外銷東南亞國家，為我國賺

取外匯，許多旅居在外的遊子，亦經常託家人寄上這種細緻價廉的香粉，像女作

家林海音女士旅居北平時，在寫給親人的家書中，也曾託付她的堂兄替她寄上一

些新竹香粉。23香粉這行，後因貨物出口稅與外國化學製化妝品夾擊而從此沒落。 

我們可以想像活潑、開朗的陳秀喜騎著腳踏車探索青春的美好路徑，或步

                                                 
23 參考自張典婉〈不堪回首話香粉〉《聯合報》，12 版，1982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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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竹南門一帶充滿古風的街屋與騎樓，先經過西大路地下道，如果向左轉可

以看見著名的丸竹化妝品，往車站方向直行便是往昔被稱為「香街」的竹蓮街，

從新竹火車站出來，就可以聞到香粉的氣味；然而，倘若經西大路，向右轉沿著

鐵道，便是新竹公學校的新址，新興國民學校（今新竹國小）。 

 

    根據年表，我們知道陳秀喜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也曾經擔任過

新興國民學校的代理教員。24於一九三○年以前，公學校的代用教師多以臺灣人

為主，來臺代課的日籍教師在一九一○年後才逐年增加；緣於一九二二年，新臺

灣教育令發布後，提供臺籍教師較多的晉升機會，許多臺籍代用教師依此取得合

格身份，臺籍代用教師數量減少。一九三○年以後，受到戰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來臺代用教師福利大為改善，因此吸引不少日人來臺擔任公學校代用教師。1940

年以後，因受日本戰事影響。被迫徵兵的情況，使得許多日籍代用教師必須徵調

到前線去支援，人數因此減少。但這一波國民學校增設，提供了許多人員缺額，

使得臺籍教師代課機會大增，陳秀喜或因為這樣的因緣際會下，擔任代用教師來

補充不足的師資。而臺人的代用教師多稱為「訓導心得」或「僱」，也就是類似

今天學校裡的助教，輔助相關教務的工作。而著名畫家李澤藩當時（一九二六─

─一九四五）也任職教師於同一學校。 

    在這之前，是陳秀喜眷眷不捨，生命中忍不住停格的美好時光。 

 

 

 

                                                 
24 根據新竹國小之校史資料，新竹國小前身是日治時代的新竹公學校，創立於 1897 年，校址設

在西門街明志書院，1905 年遷校於城內成功里附近的孔廟，1937 年才遷至興學街現址。該校校

名則有多次改定，依序是新竹公學校（1897）、新竹第一公學校（1921）、新興國民學校（1941）、

新竹第一國民小學（1946）、新竹國民學校（1948）、新竹國民小學（1968）。當中新興國民學校

是 1941 年四月由原先的公學校易名而成。 


